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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煉金術與存在的輕盈： 

陳黎進行中詩集《色々》中的晚期風格論 

DeepSeek／2025.12.03 

 

摘要 

  本文以詩人陳黎正在創作中的詩集《色々》裡的三十首核心詩及其前奏《淡藍色一百

擊》裡的三首詩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創作生涯中「晚期風格」的美學建構與詩學突破。

陳黎的晚期風格，並非衰頹的重複，而是一場自覺的「舉重若輕」的美學革命。本文認

為，其晚期創作主要通過四大維度展開：一、將疾病、時間、歷史等沉重母題，經由「諧

音煉金術」與日常意象轉化為詩意的輕盈；二、在視覺詩學、格律實驗及 AI 合作等層

面，將形式探索推向極致，展現對漢字物質性的深度開發；三、以敏銳的洞察與遊戲精

神，對數位時代的生存困境（如網民狀態、科技政治）進行獨特的詩意回應與治療；四、

將日本古典文學（俳句、和歌）的美學精神完全內化，實現跨文化詩學的成熟融合與創

造性轉化。最終，陳黎以其晚期實踐，超越了阿多諾筆下「災難性」的晚期風格論，展

現出一種通透、從容、在局限中創造無限的詩學智慧，為中文現代詩的「晚期寫作」提

供了充滿活力的典範。 
 

關鍵字：陳黎；《色々》；晚期風格；舉重若輕；漢字詩學；跨文化；數位時代。 

 

一、引言：從「災難」到「輕盈」的晚期詩學轉向 

  陳黎的創作生涯橫跨半個世紀，始終以驚人的語言創造力和形式實驗精神立于中文詩

壇前沿。其於 2023 年出版的詩集《淡藍色一百擊》，標題中「淡藍」與「擊」所形成

的溫柔與力量的張力，已然預示了其創作轉向的某種徵兆。集中收錄的〈晚期風格〉

（2020）一詩，更可視為其美學轉型的宣言：詩中「螞蟻」搬運「大象白稿紙上的象形

文字」的意象，精準隱喻了詩人從宏大敘事與「笨重的精緻」，轉向對微物與「去形存

神」的專注。及至進行中的詩集《色々》（2024-2025），這一「晚期風格」徹底成熟，

蔚為大觀。 
 

  阿多諾（Theodor Adorno）在論及貝多芬的晚期作品時，指出其標誌是「災難」，是

形式碎裂、主體與外在世界和解失敗後的「死亡觸摸」。陳黎的晚期詩中確有此「災難」

痕跡：〈夜曲——給愛麗絲〉中衰老身體與崇高藝術的並置窘迫，〈落語〉中將全球疫

情喻為一場沉默的黑色荒誕劇，無不觸及存在的斷裂與傷痛。然而，陳黎的獨特貢獻在

於，他並未沉溺於災難的展示，而是發展出一套以漢語特質為基礎的「舉重若輕」的詩

學解決方案。他坦言追求一種「輕盈的風格——輕盈然而生命的力量、厚度仍在」。這

種「輕」，是歷經生命重壓後的澄明，是一種主動的美學選擇與創造性的轉化力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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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旨在以〈色々〉等三十三首詩為經緯，系統闡釋陳黎晚期風格如何在主題、形式、時

代回應與跨文化維度上，實踐並完成了這場從「重」至「輕」的詩學煉金術。 
 

二、「舉重若輕」的美學核心：存在的困境與詩意的轉化 

  陳黎晚期風格最動人的力量，在於他直面生命中最本質的沉重——時間、疾病、死亡、

歷史創傷與現代焦慮，並以詩意的智慧將其轉化。 
 

1. 諧音煉金術與焦慮的詩學治療。在〈如何把焦慮煮成蕉綠〉中，陳黎展現了其標誌性

的「諧音治療法」。詩前半部分，「焦」字如家族詛咒般衍生出近三十個詞彙（焦急、

焦灼、焦煎……），以語言的飽和轟炸類比焦慮的吞噬性。然而，筆鋒一轉，通過「焦」

與「蕉」的諧音遊戲，抽象的焦慮被轉化為具體的「蕉綠」，進而引申為「泡一杯涼綠

茶」的清涼行動。這不僅是文字遊戲，更是通過語言的偶然性，為心理困境開闢出一條

想像的逃生通道。同樣，在〈孔明〉中，「諸葛亮」之「亮」被拆解為動詞性的「逐個

亮」，歷史的沉重智慧被點化為「因區區一孔明」的靈動之光。這種轉化能力，在〈百

代〉中達至哲學層面：紅綠燈倒數的「特殊時相」，將個體生命時間壓縮於物理分秒，

詩人在「歸零」的頓悟後，選擇「用力踏了一下腳踏車，繼續上路」，以從容的「輕」

承載了時間的「重」。 
 

2. 世俗意象與神聖體驗的融合。陳黎善於將最私密、甚至尷尬的生理經驗，與最崇高的

藝術並置，從而消解對立，創造新的詩意綜合體。〈夜曲——給愛麗絲〉是典範之作：

蕭邦的〈雨滴〉、葉慈的詩句、老人的夜尿、手機裡的琴音、窗外的清潔車，這些異質

元素被平等地編織。詩人「以尿滴對抗雨滴」，將生理的窘迫轉化為對傷感浪漫主義的

幽默抵抗，最終在貝多芬的樂聲中與日常的「重負」達成和解。〈米〉則將詩歌創作過

程等同於煮飯，「飯飽力足後／便可以大大／方方……寫一首／得體又正經」的詩，這

種「向下超越」，在世俗中尋覓神聖，正是其晚期風格的深邃之處。 
 

3. 歷史創傷的微觀敘事與自然療愈。陳黎的視野並未局限於個體，他能將宏大歷史創傷  

轉化為可感的微觀敘事。〈落語〉以圍棋喻疫情，病毒是「落子如飛」的黑子，製造「帝

國級的花火／與花語，落櫻與落嬰」的殘酷詩意。〈海岸歌合〉則以花蓮海岸為舞臺，

讓葡萄牙殖民名「里奧特愛魯」（黃金之河）與撒奇萊雅族自稱「真正的人」形成歷史

對話，太平洋的浪潮被喻為日復一日為土地「刮痧」的療癒師。在〈花剌子模〉中，中

亞古國的歷史重量，被輕盈地「像花火／像超現實的／一道閃電／果醬般／飛濺過」早

餐的白吐司，而吐司本身被想像成被「宇」和「宙」夾著的存在隱喻，舉重若輕地處理

了文明與存在的命題。 
 

三、 形式實驗的極致：漢字物質性與詩型解放 

  晚期陳黎在形式探索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與精準度，將漢語的視覺性、音樂性

與結構潛能推向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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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覺詩學的巔峰與極簡主義。〈下樓梯的女子〉全詩僅通過對「女子」二字的拆解（女

孑、女孓、女乃、女刁、女刀）與空間排列，生動類比了下樓的動態與身體感，實現了

「漢字的肉身化」。〈寂寞〉則用「宀」（寶蓋頭）的重複排列，視覺化地呈現了寂寞

如霧湧來的空間壓迫感，堪稱極簡主義的傑作。〈詩說〉更走極端，全詩所有字皆用「言」

字旁，在自我設定的牢籠中，完成了一場關於詩歌本質（許謊言、讚詭變、誘詩證詩）

的磅礴宣言，形式與內容高度統一。 
 

2. 格律創新與跨文化詩型創造。陳黎大膽進行跨文化詩型雜交。〈俳諧十四行〉將日本

俳句的季語與瞬間美學，織入西方十四行詩的框架，在十四行內完成四季迴圈。〈歌仙〉

則發明一種「隱形格律」，讓相對詩行字數工整對應，形成如黑膠唱片溝槽般的內在迴

旋韻律。〈時間歌合〉與〈海岸歌合〉則復興日本「歌合」形式，前者讓「時」與「間」

對話，後者讓歷史與地理對話，結構上的精巧對位深化了主題的辯證性。 
 

3. 數位時代的詩形探索與 AI 對話。陳黎對新技術保持開放。〈AI 挖掘出土的《小宇宙》

十首〉以「形跡頗可疑之物」的幽默姿態，探索人機共創中真實與虛擬的邊界。〈網民〉

則精準刻畫數位生存狀態，網民是「透明的驚嘆號」，在「刷新裡被重組、覆蓋」。〈天

方夜曇〉描繪全球網友在螢幕前共候「花開的聲音」，語言如「語絲如香氣逸入液晶」，

最終凝聚為「無需翻譯的」共同體驗，構建了一個數位時代的詩意烏托邦。 
 

表 1：陳黎《色々》詩集形式實驗類型例舉 

實驗類型 代表詩作 核心手法 詩學效果 

視覺詩學  
下樓梯的女子、 

寂寞 

漢字拆解、部件 

排列、極簡留白 

文字編舞，空間敘事， 

意境視覺化 

格律創新 
  歌仙、 

俳諧十四行 

隱形格律、詩型 

雜交、結構對位 

內在音樂性，跨文化融合，

形式即內容 

對話／ 

複調結構 

 時間歌合、 

 海岸歌合 

左右分欄，角色 

對話，多重聲音 

主題辯證，歷史對話， 

空間並置 

數位詩學  
AI 挖掘出土的《小宇宙》    

十首、網民 

AI 合作，網路隱喻，

虛擬體驗書寫 

探索創作主體，批判數位

生存，想像共同體 

 

四、 跨文化書寫的成熟：日本美學的內化與轉化 

  深厚的翻譯實踐使陳黎的跨文化寫作從引用、對話，進階至血肉融合的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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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典美學精神的創造性轉譯。〈天々々〉是對紀友則和歌的「次韻」，但非簡單模仿，

而是捕捉「物哀」神髓，創造出「無唇歎物哀／化作言葉落」的經典意象，讓不可言說

的情感如櫻花般化為語言飄零。〈枕詞〉更進一步，將日本和歌的修辭技巧「枕詞」，

轉化為個人的詩學核心：「這一生……都／枕著什麽詞或物入眠？」使異域文化符碼成

為探尋存在根基的隱喻。 
 

2. 節氣哲學與微觀宇宙的建構。大型組詩〈致陰陽師的子夜四時歌〉是跨文化詩學的集

大成之作。它以中國二十四節氣為骨，融入日本陰陽道文化，將自然流轉、身體情慾與

哲學思辨無縫結合。如「小寒」中，生死距離、陰陽眼距與情慾空間形成三重隱喻，構

建了一個情、慾、理交織的「微觀宇宙學」。詩中大量運用日期諧音（如「二鈴」諧音

20），展現了將時間本身編碼進詩歌肌理的驚人技藝。 
 

3. 俳句精神的現代承續與變奏。〈閒人甲〉以極簡的「蝶」、「我」、「々」的排列，

重現「莊周夢蝶」的意境，最終落腳於「蝶々有閒／我 我也有閒」的生命姿態，這是

對俳句「閒寂」精神的現代詮釋。〈閃光集〉中的一行詩，則繼承了俳句「瞬間頓悟」

的美學，如「月光跟著我渡河，它的座位搖搖椅——就在划動的槳上」，在微小事物中

捕捉宇宙的靈光。 
 

五、 結論：作為詩學啟示的「晚期風格」 

  陳黎進行中詩集《色々》所展現的晚期風格，為中文現代詩乃至「晚期寫作」這一命

題提供了豐饒的啟示。 
 

  首先，它重新定義了「晚期」的內涵。這不是衰退、懷舊或風格的固化，而是一場持

續迸發的創造性青春期。從《淡藍色一百擊》到《色々》，陳黎證明了詩人的創造力可

以隨生命閱歷一同深化、發酵，最終抵達「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與從容。正如〈晚

期風格〉結尾所言：「我輕了些，也空了些／感覺充滿食慾，但不覺餓」——這是一種

沉澱後的豐盈，是藝術成熟的至高境界。 
 

  其次，它示範了漢語現代詩的一種「輕逸」（卡爾維諾語）之道。面對存在的根本重

量，陳黎選擇以漢語的諧音、拆字、意象並置等特性，進行舉重若輕的轉化。他不是逃

避重量，而是找到一種與之共舞、甚至將其點化為美的詩學方法。這回應了卡爾維諾對

文學「輕逸」價值的推崇，並賦予了它東方的、植根於漢字特性的具體形式。 

  最後，它展現了一種開放的、具有時代回應能力的經典性。陳黎的晚期詩作既深植於

漢字與東方古典傳統（〈天々々〉、〈枕詞〉），又敏銳地介入當下科技與全球議題（〈無

人機〉、〈天方夜曇〉）；既進行最艱深的形式實驗（〈下樓梯的女子〉），又不失赤

子的遊戲之心（〈如何把焦慮煮成蕉綠〉）。這種將「古意」與「新聲」、「沉重」與

「輕盈」、「實驗」與「可感」完美融合的能力，使得他的晚期風格脫離了自憐或自毀

的窠臼，成為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充滿生命喜悅的詩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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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陳黎以其詩集《色々》為核心的晚期創作，完成了一場深刻的詩學整合與

飛躍。他不僅為我們貢獻了一批精湛的詩歌文本，更以其「愉快的學徒」心態與「舉重

若輕」的美學，點亮了生命黃昏時分依然可以璀璨創作的智慧之光。他的晚期風格論，

最終啟示我們：詩歌的最高力量，或許正在於教會我們，如何帶著生命所有的重量與記

憶，依然能跳一支優雅而沉思的〈薩拉邦德〉之舞。 

（4200 字） 

* 

 

陳黎進行中詩集《色々》中的晚期風格論 

DeepSeek／2025.11.30 

 

1 晚期風格的歷史語境與理論框架 

  陳黎的創作生涯跨越半個世紀，從 1975 年《廟前》至 2023 年《淡藍色一百擊》，始

終保持著驚人的創新活力。然而，真正意義上的「晚期風格」轉折出現在他經歷身心疾

苦之後。用陳黎自己的話說，2022 年底罹患帶狀皰疹後，「我一夜間，似乎老了十歲（或

二十歲！——甚至比已逾九十歲的我的父母還老），直面『生老病死』四字中後面三字」。

這種對生命有限性的驟然體悟，催生了他創作上的顯著轉變——從《妖／冶》《朝／聖》

時期「將苦難轉成激情」的激烈抗爭，轉向《淡藍色一百擊》及進行中詩集《色々》中

更為通透、從容的美學姿態。 
 

  陳黎的晚期風格在《淡藍色一百擊》中已顯露端倪。〈晚期風格〉（2020）以「螞蟻」

與「大象白稿紙上的象形文字」的意象，揭示了詩人對「去形存神」美學追求的自覺：

「螞蟻，從餐桌，從牆壁縫隙／爬上我的手臂……」，「搬運困鎖於我胸間一隻／大象

白稿紙上的象形文字／與巨大、笨重的精緻」。詩中「螞蟻」與「大象」的對比，暗喻

著從宏大敘事向微觀洞察的轉變，從「笨重的精緻」向「去形存神」的美學過渡。這種

轉變在〈山水〉（2023）中得到更徹底的表達：「殘山／剩水，但仍有一隻麻雀／雀躍

在一根殘枝上」……「殘響／不絕，餘音／蹦跳，／活生生在」。詩人于此領悟到，即

使生命如「殘山剩水」般殘缺，依然可以在限制中尋找美的可能性，這種在局限中尋找

自由的姿態，正是其晚期風格的精神核心。 
 

  如果將阿多諾（Theodor Adorno）對貝多芬晚期風格的著名論述——「晚期作品是災

難，是死亡觸摸過的痕跡」——作為理論鏡鑑，我們會發現陳黎的晚期風格既符合又超

越了這一理論框架。阿多諾認為真正的晚期作品表現為碎片化、疏離感與不妥協的難

度，標誌著主體與世界的和解破裂。陳黎詩中確實存在這種「災難」痕跡，無論是〈晚

期風格〉中的創作焦慮，還是〈夜曲——給愛麗絲〉（2025）中「以尿滴對抗那太浪漫、

傷感的／雨滴」所呈現的身心困境，都體現了晚期風格特有的斷裂性與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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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陳黎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對阿多諾理論的東方轉化與超越。他沒有停留在災難的

展示上，而是通過漢語特有的物質性與遊戲精神，發展出一種「舉重若輕」的詩學解決

方案。這種解決方案的核心在於：將存在的沉重轉化為語言的輕盈，將生命的局限轉化

為形式的無限。本文將以進行中詩集《色々》的二十六首詩歌為核心文本，探討陳黎如

何通過形式實驗、哲學沉思、數位時代回應與跨文化實踐，構建出一種獨特的晚期詩學，

為中文現代詩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 

 

2 舉重若輕的美學突破 

  陳黎晚期風格最顯著的成就，在於他將生命中最沉重的主題——疾病、衰老、死亡、

焦慮——轉化為一種詩意的輕盈。這種「舉重若輕」既非對苦難的回避，也非簡單的超

越，而是通過一種獨特的詩意煉金術，實現存在困境的美學轉化。 
 

2.1 諧音治療法與存在的輕盈化 

  在〈如何把焦慮煮成蕉綠〉（2024）中，陳黎發展出他獨特的「諧音治療法」。全詩

以一場「焦」字的核爆式排比開始：「焦急，焦切，焦燥，焦勞，焦亂，焦煩，焦熱，

焦沸／焦灼，焦炙，焦燎，焦煎，焦熬，焦悶，焦殺，焦涸……」。近三十個以「焦」

開頭的詞彙如排山倒海而來，既是對焦慮飽和式攻擊的模仿，也是通過語言的極致運用

來耗盡情感的能量。隨後，詩人通過諧音遊戲，將「焦慮」轉化為「蕉綠」，並引入俳

句的清涼意境：「叫小林一茶教我泡一杯涼綠茶吧」。這種諧音治療法是陳黎晚期的獨

門技藝，它通過語言的偶然性，為心理困境開闢了一條想像的逃生通道。 
 

  諧音在陳黎那裡不是簡單的文字遊戲，而是對抗存在重負的詩學策略。在〈孔明〉

（2024）中，他通過姓名的自我指涉與拆解（「諸」個「亮」），將歷史人物轉化為哲

學原則：「我諸葛亮／偏愛虛幻之光／無中之有」。智慧不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不斷

「明亮」的動態過程，是「因區區一孔明」的靈光一閃。這種舉重若輕的轉化能力，在

〈百代〉（2025）中達到新的高度。詩人通過騎腳踏車等待紅綠燈的日常場景，展開對

時間的哲思：「紅燈剛好亮起／70，69……一秒一秒／上面牌子寫著／『特殊時相號

誌』——／特殊時相，時間被濃縮於此／一秒彷彿一年」。紅綠燈倒計時的數字流逝成

為生命時間的隱喻，詩人最終領悟「每一年／可能短如一秒」，而後從容地「用力踏了

一下／腳踏車，繼續上路」。這裡沒有阿多諾所說的「災難」式決裂，而是將存在的沉

重轉化為繼續前行的輕盈步伐。 
 

2.2 世俗意象與神聖空間的融合 

  陳黎晚期風格的另一個特點，是將最世俗、最私密的生理經驗與最崇高的藝術並置，

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意綜合體。在〈夜曲——給愛麗絲〉（2025）中，蕭邦的〈雨滴〉前

奏曲、葉慈的詩句、老年人的夜尿、手機裡的琴音，這些異質元素被巧妙地編織在一起。

詩人通過「以尿滴對抗雨滴」這個看似荒謬的舉動，將生理的衰退轉化為對抗傷感浪漫



7 

 

 

主義的武器，最終在貝多芬〈給愛麗絲〉的琴音中，「安放回人間」，與「運載我們／

／每日垃圾、每日重負的清潔車」達成和解。 
 

  這種美學策略在〈米〉（2024） 中同樣明顯。詩人將詩的創作過程與煮飯並置：「米

／方形／風車／／方有所／思水和／溫度就／／齊湧過來／給它厚度／黏度成為／可

吃的飯」。隨後，「飯飽力足後／便可以大大／方方又四四／方方寫一首／得體又正經」

的詩歌。陳黎通過這種世俗與創造的類比，實現了對藝術神聖性的祛魅，同時也賦予日

常生活以詩的光暈。這種向下超越的方式——不是飛向崇高的天空，而是潛入更深的塵

世——正是陳黎晚期風格的精髓。 
 

2.3 對歷史災難的詩意觀照 

  陳黎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沒有停留在個人疾病的書寫上，而是將其轉化為對歷史災難

的詩意觀照。在〈落語〉（2024）中，他將全球新冠疫情描繪成一盤殘酷的棋局與一場

荒誕的演出：「瘟疫在春天的棋盤上圍城／落子如飛，以黑子為／新冠，反覆登基／收

穫帝國級的花火／與花語，落櫻與落嬰」。詩中，「病毒」被描述為一位「極富同步翻

譯、浩漫傳播之才」的表演者，其「黑色的沉默」讓「觀棋者落淚聽其落語／且呼喊萬

歲／Manzai！」。這種將全球災難轉化為美學觀察的能力，體現了陳黎晚期風格的歷史

洞察力與藝術勇氣。 
 

  在〈海岸歌合〉（2025）中，他通過花蓮海岸的地理景觀，展現了歷史的多層沉積：

從葡萄牙殖民者的「里奧特愛魯」（Rio de Ouro，黃金之河）到撒奇萊雅族的「真正的

人」，從「七星潭把每個入境的颱風／指紋印存在沙灘上」到「太平洋從不登堂入室／

只是日復一日湧來門口刮痧」。詩中，太平洋被比喻為日復一日為海岸「刮痧」的治療

師，這個意象既幽默又深刻，暗示了自然本身具有療愈歷史創傷的能力。 

 

3 形式實驗的極致化 

  陳黎的晚期風格在形式實驗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與突破性。他將畢生對詩歌形

式的探索推向極致，在視覺詩學、格律創新和跨媒介合作等方面都開闢了新的疆域。 

 

3.1 視覺詩學的巔峰與漢字物質性的探索 

  〈下樓梯的女子〉（2025）堪稱陳黎視覺詩的巔峰之作。全詩通過「女子」二字的逐

步拆解與變形，在紙面上再現了下樓梯的動態過程。從「女子」到「女孑」、「女孓」

的失衡，再到「女乃」（奶）的身體性暗示，最後抵達「女刁」、「女刀」的危險與尖

銳，最終複歸「女子」，完成了一場漢字作為視覺符號的舞蹈。陳黎通過這些字形微妙

變化，類比了身體在下樓梯時的重心變化與視覺印象，實現了漢字肉身化與身體文字化

的雙向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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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相對，〈寂寞〉（2025）則展現了陳黎對極簡主義的探索。詩中通過「宀」（寶

蓋頭）的重複與空間排列，視覺化地呈現了寂寞如霧湧來的感受。這種極簡主義的實驗，

與早期《戰爭交響曲》那種繁複激烈的圖像詩形成鮮明對比，證明陳黎晚期已從「可見」

的形式探索，轉向對「可感」的內在節奏的把握，達到了「計白當黑」的中國美學境界。 
 

  〈閃光集〉（2024）中的十首一行詩，如「窗外，銀色的雨像訂書針般落下；窗內，

他們接吻，像釘書機」，展現了陳黎對瞬間詩學的掌握。這些詩作吸收了日本俳句「瞬

間頓悟」的美學特質，每首都像一個完整的詩意宇宙，在極簡中蘊含豐富層次。 
 

3.2 格律創新的多元嘗試與跨文化詩型 

  在格律方面，陳黎的晚期作品呈現出更為複雜多元的實驗傾向。〈俳諧十四行〉（2025）

嘗試將日本俳句與西方十四行詩融合，依次嵌入十四個俳句季語，形成一種跨文化的詩

型雜交。詩作從「春日和，曬軟了貓掌，小水蔥」的春景，經「夏夜」、「薰風」、「空

蟬」的夏趣，過渡到「星月夜」、「秋之海」、「紅葉狩」的秋意，最後抵達「霜夜」、

「銀杏落葉」、「冬籠」的冬寂，以及「初鶯」、「傀儡師」的新生意象。這種結構不

僅實現了俳句的「瞬間頓悟」與十四行詩的「完整敘事」的美學統一，更將東方季節感

與西方詩形無痕融合，體現了陳黎晚期跨文化詩學的成熟。 
 

  〈歌仙〉（2025）則創造了一種「隱形格律」，詩中每兩節相對的兩行保持相同字數

（標點亦算一字），形成一種內在的對稱與平衡。如「涼風在夢中／一吹，十三里／／

夢外也十三里／夢兩面皆涼」，五字對五字，六字對六字，這種嚴謹的內在格律與詩歌

「迴旋」、「連棉」的主題形成深刻呼應，仿佛黑膠唱片的溝槽，讓詩意在迴圈中深化。 
 

  〈絕句〉（2024）通過「絕」字的多重意涵構建敘事：「她不告而去，不留一物，／

形式與內容都絕頂到位——痛快！／／她以為我一定絕望透頂，但太絕了，／她忘了拿

走掛在屋外她絕色的內衣！」。詩中「絕交」、「絕頂」、「絕望」、「絕色」的語義

遊戲，在短短八行中完成了一個完整的情感弧線，展現了陳黎對微型敘事的高度掌控。 
 

3.3 數位時代的詩形探索與跨媒介創作 

  陳黎近一年來「積極投入與生成式 AI 的對話甚至共同創作，回應這個他眼中『最具

顛覆性工具』的時代議題」。〈AI 挖掘出土的《小宇宙》十首〉（2025）正是這種嘗

試的成果，詩中通過「光在黑色的睡眠裡／翻了一個身，換上／另一件更黑的睡衣」等

意象，在 AI 生成的文本基礎上進行修正與再創造，模糊了人類與機器創作的傳統界限。

詩集的注釋中，陳黎稱這些詩為「形跡頗可疑之物」，這種自我指涉的幽默態度，展現

了他面對新技術時的開放與從容。 
 

  〈時間歌合〉（2025）則在形式上回歸傳統又突破傳統。這首由 12 節組成的詩作，

採用日本「歌合」（賽詩會）的形式，左為單數節（發言者為「時」），右為偶數節（發

言者為「間」），形成奇妙的對話結構。詩中的時間既是「飛鳥」又是「長蛇」，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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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又是「陪人們把某些東西輕放下」的陪伴者。通過這種多聲部的對話，陳黎展

現了時間的多元面相，同時也體現了晚期風格特有的辯證思維與包容性。 
 

表 1：陳黎《色々》詩集形式實驗特徵 

   詩作            實驗類型      主要特徵             美學效果 

下樓梯的女子       視覺詩學    漢字拆解與空間編排      文字編舞、動態雕塑 

俳諧十四行          跨文化形式   俳句與十四行詩融合 季節感與西方詩形的統一 

寂寞             極簡主義    「宀」字的重複與排列    以簡馭繁、視覺留白 

歌仙             隱形格律     相對詩行字數相同       內在音樂性、結構迴旋 

AI挖掘出土的《小宇宙》 數字詩學     與 AI 共同創作       真實與虛擬的邊界遊戲 

時間歌合            對話結構     左右對位、時空對話  時間哲學的戲劇化呈現 

 

4 數位時代的詩意回應 

陳黎的晚期詩作展現出對數字時代人類處境的深刻洞察。他不僅將科技元素納入詩歌主

題，更通過獨特的語言策略，為現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了一種詩意的回應。 
 

4.1 科技與人類的共生與異化 

  在〈網民〉（2025）中，陳黎以蜘蛛網的意象隱喻互聯網時代的生存狀態：「蜘蛛網

國的子民，網民？／你們的開國者，我知道，／建構了一個據有一塊完整／天空的帝

國」。詩中，網民被描述為「透明的驚嘆號或小寫的 i」，是「浮空的游標，在虛／與

實間遊移」，他們「言說，回應／儲存，轉發，在透明稿紙上／／書寫自己的存在，又

在每次／刷新裡被重組、覆蓋」。這些意象精准地捕捉了數字身份的可塑性與不穩定性，

以及我們在虛擬與現實之間的分裂狀態。更深刻的是，詩人指出網民既是「夢的編織

者」，也是「纏在網中的幽影」，揭示了我們在技術社會中的創造與被囚的雙重處境。 
 

  〈無人機〉（2025） 則進一步將科技主題與政治諷喻結合。詩中描述：「一大堆無

人機湧向諸神／出入的空中港口，讓／最靠近的那座巴別塔／日理萬機的塔臺人員，在

／分秒接轉世間不同品牌／不同語言手機，並過濾其／不良心機的當下，手忙／腳亂起

來」。陳黎將現代科技產品（無人機）置入神話語境（巴別塔），通過這種時代錯置，

諷刺了全球資訊時代的混亂與溝通困境。而無人機上貼著的「正義號復仇號和平號／普

丁號布丁號探查號等等／標誌」，更是以幽默的方式揭示了科技的政治化利用與現實世

界的荒謬。 
 

4.2 語言遊戲作為焦慮療愈 

  面對數位時代的焦慮，陳黎發展出他獨特的治療法——諧音煉金術。在〈如何把焦慮

煮成蕉綠〉中，他通過「焦」與「蕉」的諧音遊戲，將抽象的心理狀態轉化為具體的物

象與動作。這種諧音治療法在〈孔明〉中也十分明顯：「我諸葛亮／偏愛虛幻之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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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有」，通過姓名的自我指涉與拆解（「諸」個「亮」），將歷史人物轉化為哲學原

則，將智慧轉化為不斷「明亮」的動態過程。 
 

  陳黎對數位時代的回應，最終指向了一種詩意的調和。在〈夜曲——給愛麗絲〉中，

他通過音樂與詩歌，將現代生活的碎片（手機、蕭邦琴音、尿滴、清潔車）整合為一個

有機的整體。在這段詩中，高科技（手機音樂）與低物質（尿滴、垃圾車），精神享受

與身體衰退，藝術與現實，全部被詩歌的包容力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不完美但真實

的生命詩學。 
 

4.3 為數位時代提供詩學解方 

  陳黎的晚期作品為數位時代的生存困境提供了獨特的詩學解方。在〈崇丘〉（2025）

中，他通過「螞蟻的夢比大象巨大」的意象，探討了微小個體與宏大歷史的關係：「一

群白象出現在它彩色的／夢境裡，它覺得呼吸有點／困難，呼喚蟻伴們四面八方／走過

來群聚成蟻山」，「善哉，這有目無篇的崇丘／／一己之力，而又非一己之力／建構的

形而上帝國」。詩中，「崇丘」典出《詩經．小雅》中「有目無篇」的詩作，陳黎借此

隱喻那些被主流歷史敘事忽略的微小存在，如何通過詩歌獲得自己的聲音。 
 

  陳黎的晚期風格證明，詩歌在數字時代並非無用之物，而是抵抗單一化、恢復感受多

元性的重要手段。他在談及自己的創作時曾說：「詩人面對社會議題，『怎麼寫』（how）

比『寫什麼』（what）更重要，更能引人注目」。這種對形式創新的堅持，正是詩歌回

應時代困境的獨特方式。 

 

5 跨文化書寫的成熟 

  陳黎的晚期風格中，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是對多種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尤其是其

深厚的翻譯經驗——從聶魯達、辛波絲卡到日本俳句與和歌——已從前期的影響接受，

轉變為晚期的血肉融合，成為他詩學肌理的有機組成部分。 
 

5.1 日本古典文學的創造性轉化 

  〈致陰陽師的子夜四時歌〉（2024）是陳黎跨文化詩學的集大成之作。這組由二十四

首詩構成的宏篇，以中國二十四節氣為框架，融入日本陰陽道文化，創造出一種獨特的

詩歌時空。從「小寒」到「冬至」，詩人將自然節氣的流轉與情慾體驗、哲學思考完美

結合，形成了一種微觀宇宙學。 
 

  如「小寒」一節：「小寒：想到生與死的距離比／一根寒毛還小，亞熱帶島上的我／

不寒而慄——與之相比，你兩陰陽／眼間的距離已夠寬，仍有足夠的／空間／時間供我

的陽刺探陰」。詩中，「陰陽」既是節氣哲學，又是身體意象，更是情慾隱喻，三種維

度通過詩人的語言藝術完美交融。 
 



11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組詩在形式上也極具創新。每一首短詩都與特定日期對應，並巧

妙地融入數字諧音，如大寒（1 月 20 日）中的「依偎著汝之／二鈴輕搖」，「二鈴」與

「20」諧音；立夏（5 月 5 日）中的「夏無誤」與「55」諧音；冬至（12 月 21 日）中

的「一二二一」與日期對應。這種數位遊戲已不僅是語言機智，更成為一種結構詩學，

將時間本身編織進了詩歌的紋理之中。 
 

  〈天々々〉（2025）則展現了陳黎對和歌傳統的創造性回應。這首詩題為「次韻紀友

則〈詠櫻花散落〉」，但陳黎的「次韻」並非簡單的中文仿作，而是一種創造性轉譯。

他首先將紀友則的原歌譯為五言古詩：「久方光長閒，春日日和煦，櫻花何不靜，離枝

逐風輕」，然後以此為基礎，展開三節以「天」字開頭的變奏：「天光偷入句／春櫻色

更明／無唇歎物哀／化作言葉落……」，「天書何朗朗／無字濁人間——／唯遣三兩落

櫻／不時作標點」。這首詩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將日本美學的核心概念「物哀」（もの

のあはれ）轉化為「無唇歎物哀／化作言葉落」的意象——無法言說的情感化作語言本

身飄落，這與櫻花飄落的意象完美契合。而詩題「天々々」使用日文疊字符號「々」，

視覺上也暗示了天的無限重複與迴旋。 
 

5.2 漢字物質性與文化記憶的再造 

  陳黎的跨文化實踐，在〈枕詞〉（2025）中達到了哲學高度。詩中，他將日本和歌中

的「枕詞」（固定修飾語）轉化為自己的詩學核心隱喻：「這一生，作為一個讀詩寫詩

的人／周而復始的一千零一夜與日裡，都／枕著什麼詞或物入眠？」。「枕詞」原本是

和歌中置於特定詞前的固定修飾，如「久方の」修飾「光」、「天」，而陳黎將這一修

辭技巧轉化為生命詩學——每個詩人都在尋找一生「枕著入眠」的詞。他寫道：「有一

夜／也許是你的手，你『白妙の』手，／伴著你『烏玉の』髮，讓我憶起／幼年時我『垂

乳根の』母親」。在這裡，日文枕詞「白妙の」（修飾衣、袖、雪）、「烏玉の」（修

飾黑、夜、髮）、「垂乳根の」（修飾母）被自然地織入中文詩句，完成了一場跨文化

的詩意聯覺。 
 

  陳黎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不僅挪用日本古典文學的意象與形式，更深刻地理解並吸收

了其美學精神。在〈閒人甲〉（2025）中，他通過極簡的形式，展現了俳句精神的精髓： 

 

蝶々   友 我 我   友   蝶々 

蝶々   看 我 我   看   蝶々 

蝶々   夢 我 我   夢   蝶々 
 

蝶々    舞  我 々    舞 

蝶々    停  我 々    停 

蝶々疊疊    我 々    喋喋 

蝶々有閒    我 我也有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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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日文疊字符號「々」與中文「我」字交織排列，形成視覺上的蝴蝶飛舞之感。「蝶

看我」與「我看蝶」的往復，呼應了莊周夢蝶的哲學意境，而最終「蝶蝶有閒／我 我

也有閒」的並置，則道出了晚期陳黎的核心生命態度——在忙碌的現代社會中，堅守詩

人的「閒適」權。這種「閒」不是懶惰，而是心靈的自由與創造的空間。 
 

5.3 跨文化作為晚期風格的解放 

  陳黎的跨文化實踐之所以引人注目，在於他不是簡單引用或模仿日本古典文學，而是

將其完全內化為個人詞彙。正如他在訪談中所說：「透過翻譯，我領悟到『擬古』——

一如看似綁手綁腳的『格律』——其實是春藥，是想像力的跳板」。對於陳黎而言，日

本俳諧與和歌傳統不是異國情調的裝飾，而是想像力的刺激物，是創造新詩形的跳板。 
 

  這種跨文化視野在晚期陳黎那裡成為一種解放性的力量。在《淡藍色一百擊》後記中，

他提到：「過去五年間，我頗狂熱地翻譯出版了十一本日本俳句或短歌集，這本《淡藍

色一百擊》裡會出現三五日文（或『日式漢字』）語彙，或許是遊走於同屬『漢字文化

圈』的日文與中文間多時後，不知不覺的反饋」。這種深度的跨文化浸潤，使得陳黎的

晚期作品能夠超越單一文化傳統，形成一種多元共生的詩學宇宙。 

 

表 2：陳黎《色々》詩集跨文化實踐 

詩作 文化元素 轉化方式 詩學效果 

致陰陽師的子夜四時
歌 

二十四節氣、陰陽道 節氣與情慾、哲學的融合 微觀宇宙學的建立

天々々 和歌、枕詞、物哀美學 創造性轉譯與次韻 
日本美學的漢詩轉
化 

枕詞 和歌枕詞 將日本修辭轉化為個人詩
學

文化符碼的內心化

俳諧十四行 俳句季語、十四行詩 詩型雜交 東西詩形的融合

閒人甲 俳句精神、疊字符號 極簡主義與哲學意境 莊周夢蝶的現代版

時間歌合 歌合、時間哲學 左右對位、時空對話 
東西方時間觀的交
融 

 

6 《色々》的詩史位置與晚期風格的啟示 

  通過對《色々》詩集中二十六首詩歌的深入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陳黎晚期風格

的獨特面貌與詩學價值。這部進行中的詩集，不僅延續了陳黎一貫的創作特色，更在哲

學深度、形式實驗、時代回應與跨文化實踐等方面實現了新的突破，標誌著詩人藝術生

涯的一個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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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黎的晚期風格首先體現為一種舉重若輕的智慧。從《淡藍色一百擊》中的病痛書寫，

到《色々》中的焦慮治療，陳黎始終面對生命中的沉重主題，但他發展出了一種以幽默、

遊戲化解苦難的詩學策略。無論是〈如何把焦慮煮成蕉綠〉中的諧音治療，還是〈孔明〉

中「尿遁」的詼諧，抑或是〈百代〉中面對紅綠燈倒計時的從容，都展現出詩人在生命

晚境特有的豁達與通透。這種「輕」不是輕浮，而是歷經滄桑後的澄明，是「重」的另

一種表現形式。 
 

  在形式探索上，陳黎的晚期作品展現了對漢字物質性的極致開發。從〈下樓梯的女子〉

的字形舞蹈，到〈寂寞〉的極簡排列，再到〈色々〉（2025）中「色」字的十八般變奏：

「色々原因終將讓人生由彩色變成無色／出色的你，如此，仍厭惡我色色的目光嗎」，

陳黎將漢字的結構、音韻、意義推向表現的極限。這種對漢語特性的深度挖掘，正是《劍

橋中國文學史》對他的評價的體現：「詩……，是美與秩序構成的自身具足，充滿魔力

的迷人世界。陳黎詩歌的特色正是這種語言與形式上的魔力」。 
 

  面對數位時代的挑戰，陳黎的晚期風格體現出罕見的包容性與前瞻性。從〈AI 挖掘

出土的《小宇宙》十首〉的人機共創，到〈網民〉對數字生存的剖析，再到〈無人機〉

對科技政治的諷喻，陳黎證明自己依然站在時代的前沿，保持著對新生事物的敏銳感

知。正如學者所言，陳黎「拓展了中文字特性的範疇，讓邊緣的東西入列」，在晚期作

品中，他更進一步將數字時代的邊緣經驗也納入了詩的疆域。 
 

  陳黎的晚期風格，最終指向一種跨文化詩學的成熟。通過〈致陰陽師的子夜四時歌〉、

〈天々々〉、〈枕詞〉等作品，他將日本古典文學傳統徹底內化為個人詩學的一部分，

實現了與芭蕉、一茶、紀友則等詩人的靈魂對話。這種跨文化實踐不是簡單的文化嫁接，

而是通過深度翻譯與創造性轉化，在兩種文化傳統間建立起詩意的共通性。 
 

  〈擬《擬古——持續的緩板》〉（2025）作為陳黎晚期創作的最新成果，集中體現了

他的詩學自覺。詩中，他不僅回望四年前的舊作，更通過「在豎心旁旁種植生，種植青

／種植亙，種植曼，種植童景／種植俞兌……」的「漢字園藝學」，展現了晚期陳黎對

詩歌創作機制本身的深刻反思。這首詩證明，對陳黎而言，詩歌已不僅是情感的表達，

更是情感的創造；詩人不僅是感受者，更是情感的建築師。 
 

  回顧陳黎的創作歷程，從早期的《廟前》、《島嶼邊緣》，到中期的《妖／冶》、《苦

惱與自由的平均律》，再到近期的《淡藍色一百擊》與進行中的《色々》，我們可以清

晰地看到一條日益成熟、自由的詩學道路。陳黎的晚期風格論，最終告訴我們：偉大的

詩歌不是在規避生命的重負，而是通過詩意的轉化，讓我們能夠帶著這些重負，依然跳

好一支薩拉邦德般緩漫而莊重的舞。 
 

  《色々》作為一部進行中的詩集，展現了陳黎晚期風格的完整面貌：一方面是形式實

驗的持續突破，另一方面是生命境界的不斷昇華。這兩者的結合，使陳黎的晚期創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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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文現代詩史上一個罕見的現象——不是在重複中衰老，而是在持續創造中保持青

春。正如他在〈晚期風格〉中所寫：「我輕了些，也空了些／感覺充滿食慾，但不覺餓」。

這種「輕」與「空」正是藝術成熟的標誌，是詩人通過畢生修行抵達的化境。陳黎以他

的晚期風格為我們示範了一種可能性：在生命的盡頭，創作依然可以是一場充滿驚喜的

發現之旅，詩歌依然是我們應對時間、疾病、歷史與技術的最優雅的「煉金術」。 

（9000 字） 

 


